
许多与会代表认为
,

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大会
,

成功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以 下 几 个 方

而
:

( 1) 在新的基础上增进了团结
,

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 2 ) 从

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来看
,

社会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
,

研究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

都是前所未有的
,

特别是对具有战略决策意义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学界的

普遍关注 , ( 3 ) 进一步明确了学科建设 的任务与方向 , ( 4 ) 会议始终贯彻了
“ 双百

” 方

针
,

与会代表畅所欲言
,

各抒 己见
,

这表明社会学学科的健康
、

民主
、

活泼的学风得到了进

一步发扬
。

与会代表分析了社会学发展的有利条件
,

对社会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

决心用自己的艰苦

奋斗开创中国社会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

费孝通的书面讲话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

我很抱歉
,

这次会议我不能来参加
,

我托王志诚同志把我想说的话带给你们
,

并祝这次

会议开得成功 !

我想藉此机会
,

回顾一下过去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大体经过
,

检验一下我们的工作
。

经过

一段时间的酝酿
,

在 1 9 7 9年 3 月召开了有各方面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 会 学 研 究

会 (后来改名中国社会学会 )
,

接着着手筹备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之后
,

用学会名义办了 5 期学习班
,

吸引了很多对社会学研究有兴趣和热心重建社会学工作的中年

同志参加到社会学队伍里边来
,

到现在
,

他们 已成为我们的骨干力量
。

后来
,

许多省市先后

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机关
。

在我们积累了筹备社会学会和研究所的经验的基础上
,

又着手筹备

成立各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工作
,

到 1 9 8 2年基本就绪
。

我 自己也转到具体研究工作上来了
。

现

在
,
己有 12 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

,

还有不少大学设置了社会学专业
,

不仅有了本科生
,

还
一

招收了研究生
;
培养了硕士生

、

博士生
,

我 自己也做着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

目前
,

在校生 已

有 1 0 0 0多人
,

科研人员也近千人
,

副研
、

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同志也有 20 0 多位
。

1 9 8 4年
,

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
,

我的社会学工作岗位转到了北大
, 1 9 8 5年初在北大成

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

最近
,

又在中央的支持下
,

扩大力量
,

成立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工作是
“
小城镇

” ,

这是个乡镇社会发展的课题
。

到 1 9 8 4年
,

我又把

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西部边区的开发问题上
,

就是我常说的下棋要做的两个
“ 眼 ” 。

开始筹建社会学的时候
,

我们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
: 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

结 合 中 国 实

际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这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背离的原则
。

我想这一方针应当

继续是我们大家今后工作的指导原则
,

并且结合中国实际
,

使它得到发展
。

回顾过去
,

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改革
、

开放的认识
,

发展乡镇企业的意见
,

得到了大家的

公认
,

认为是中国农村经济建设的一个必由之路
,

是我国农民自己创造出的一种 工 业 化 道

潞
,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
。

现在
,

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

即要深化改革
。

对深化改革紫阳同志又指出了沿海地区



的发展战略
。

同时指出
,

沿海地区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中部
,

特别是西部地区
。

我们的边区研

究工作
,

适应了这个形势
。

由于大家的努力
,

我们的工作初步取得一些成绩
,

现在看来
,

我

们社会学的发展方向
,

没有离开结合中国实际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方针
,

我 们 的方

法
,

我们的基本观点
,

是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
。

不久前
,

苏共中央通过 了 《关于提高马列主义社会学在解决苏联社会的关键社会问题方

面的作用的决定 》 (见 1 9 8 8年 6 月 24 日第 2 2 7 0 2期新华社版参考资料 )
,

要加强社会学 的 研

究工作
。

在他们看来
,

在改革过程中
,

特别需要借重社会学的研究
,

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弊端及

其相互影响
,

能进行科学的分析
,

使人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可以比较少地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

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改革
、

开放的
、

重要的
、

关键性时刻
。

我们也应该用社会学的观点去研究

当前改革
、

开放过程 中的各种问题
。

但是
,

我们也必须看到
,

我们社会学的队伍还是 比较年轻的
,

我们很多老年的同志
,

有

的在这段时间里过世 了
,

而新的一代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熟
,

在社会学队伍里边还存在着新

老衔接的问题
。

我们希望老年同志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
,

同时
,

更需要的是年轻同志赶快成

熟壮大起来
,

使得中间不发生断层
。

我们要有个衔接的发展过程
。

同时
,

我也有责任提出
,

当前社会学队伍里边
,

由于受不正之风 的影响
,

也发生过
一 些

问题
。

如
,

以社会学的牌子为个人谋取私利
。

这虽只是个别的
,

但是值得我们警惕
。

我们这一门年轻的学科
,

水平不能要求
,

一致
。

可是我们必须脚踏实地
,

凭自己的力量
,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

不断追求上进
。

同时要互相帮助
,

互相促进
。

特别是在科学研究领域里

应当认真贯彻
“
双百方针

” 。

我们决不能用一种理论
、

一种学说来包办中国的社会学
。

我们

必须欢迎兼容并包
,

只要它是科学
,

就得实事求是
,

有事实根据
。

看法可 以有所不 同
,

这并

不妨碍我们本学科的向前发展
。

不仅不妨碍
,

而且会有帮助
。

否则
,

会走到思想僵化的路上

去
。

只有我们多讨论
、

多研究不 同的看法 (这种不同的看法必须有实际的
、

事实的根据 )
,

不 同可以取得一致
。

假如凭自己的主观出发
,

不是从 自己实际看到的事实里边得到概念
,

而

硬套到我们中国的实际上边去
,

那是不会取得好结果的
。

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
,

讲讲我 自己对社会学今后应当做点什么事
。

我 自己的年 龄 已 近

80
,

我 自己现在所担负的国家的任务也越来越重 了
,

我确实觉得由我 自己 自由支配 的时间很

不够
。

我这些年一直希望搞一些研究
,

但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研究工作
。

我很希望大家能谅

解我
,

减少我在社会学领域中具体为大家服务的工作
,

即让我能解脱社会学学会方面的工作
。

1 9 8 6年在北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的时候
,

我们就提 出学会的改革间题
,

得到 了 胡 绳 问

志的支持
。

他很希望我们社会学会能带头对于中国的各种学会的体制上有所改革
。

我们同许

多同志一起协商
,

认为学会是为科学家进行学术活动的服务机构
。

每个人的学术地位是由他

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决定的
,

不是 由学会中的职务决定的
。

因此
,

我想社会学会的组织应该实

事求是的简化
,

精减
。

应把我们全国性的学会作为联络机构
,

配备一定工作人员处理 日常事

务
。

把实际工作
,

即社会学研究工作
,

学术讨论工作放在地方
。

现在各地方都有社会学会
,

让各地方的社会学会作为一个实际工作的单位
,

它可以单独活动
,

也可 以联合其 它 地 方 学

会活动
,

也可以召集各种专题的
、

或邀请各地方参加的专题讨论会
。

一切都要以学术为主
,

要提出确有研究成果的论文
,

互相讨论
,

互相提高
,

不能为开会而开会
,

不能为选举理事
、

选举会长而开会
。

学会和行政机构是完全不同的
,

学会应以联络
、

服务为宗 旨
。

具体组织办
法请大家讨论

,

充分发扬民主
。



至于我自己
,

我已多次表示
,

我不再担任学会会长职务
,

不过我还是用我的今后岁月来

为社会学工作
,

作为我们队伍里的一个成员
。

过去我任会长期间
,

由于主观上的原因和许多

条件的限制
,

在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
,

尚希大家予 以批评指正和谅解
。

我一生从事社会学工作
,

主要是要了解中国社会
,

为了使得中国更富更强
,

不能在全世

界
、

这个世界一体
、

这个世界大社区里
,

失去我国应有的地位
。

我的工作就是为 了这个 目的
。

现在
,

国家形势对我们要求很高
,

我感到社会学这个队伍的力量是不够的
,

还要加强
。

希望已有的各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志能多培养出能进行调研工作
、

能接触中国实际
、

有进行理

论分析能力的一代新人
。

今后工作很沉重
、

很艰 巨
,

我 自己一定承担我自己所能承担的工作
,

在各位同志的督促

和监督下
,

帮助我
,

使我这一点愿望能实现
。

最后
,

我想到明年
, 1 9 8 9年是重建中国社会学 10 周年

,

各位是否可 以考虑一下
,

开一次

有水平的关于社会学的讨论会
,

我们也可以在这次会议上进行国际交流
,

使各国都知道我们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

用这个会作为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 10 年的开始
,

一个新的起点
。

在这个

会议上
,

我们换届
,

进行改革
,

就是说不仅是换届
,

而且是社会学会的改革
。

1 9 8 8年 7 月 3 0 日

(王 志成执笔 )

雷洁晾的书面讲话 啪 要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研究
,

正在社会科学各科
、

系积极进行
,

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 ?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
,

这个历史阶段
“
不是

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凤的起始阶段
,

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
,

商品经济不

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 。

因此我们必须从我国国情调 查 研 究 出

发
,

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
,

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在许多

方面还知之不多
,

知之不深
。

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应共同努力
,

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以

社会学的理论
、

观点
、

方法
,

将这项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
。

这次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讨论会

”
的召开是适时的

,

各地 社 会 学 专

家
、

学者济济一堂
,

交流学术思想
,

交流研究经验
,

共同探索
,

将对这一课题
,

作出理论的

贡献
。

祝讨论会圆满成功 !


